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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活在乌拉特前旗旗府
所在地乌拉山镇的美云，会经常忆
起她小时候居住在舅舅家的那些
日子。

乌拉特前旗辖于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东西走向的乌拉山横亘其境。

美云的老家在乌拉山南麓，其
舅舅家在乌拉山北麓。美云回忆，
在她小时候，比起乌拉山北麓的草
牧场，南麓由于建有国道和铁路，
自然条件不如北麓。因为母亲生
病等原因，舅舅就把她家的羊群拉
到他们家帮着放养。在寒暑假，美
云都会跟随羊群，住在舅舅家放羊。

“那时北麓的环境特别好，草
绿油油的，有山沟的地方就有泉
水。特别是夏天，隔一两天就下
雨。”美云回忆。但是，现在的乌拉
山北麓已面目全非。美云说，她再
去，连舅舅家住的房子都不易找到
了。“我曾经放过羊的那些地方，根
本不敢看一眼。”

乌拉山北麓的环境遭到破坏，
是因为铁矿开采。

4月 6日，第二轮第六批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曝光了乌
拉特前旗铁矿等违法违规开采导
致的生态破坏严重问题。中央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内蒙
古督察发现，乌拉特前旗矿山开采
长期无序发展，大面积露天开采生
态破坏严重，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
问题突出，近3万亩荒漠、草原被违
法侵占，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造
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

赴乌拉特前旗采访了解到，破
坏环境的铁矿主要是分布在乌拉
山北麓沿公沙公路两侧的狭长区
域。从 2005年前后开始开采铁矿
以来，尽管其间经历过治理整顿，
但其无序开采问题一直都非常严重。

露天大矿坑
每次从乌拉山镇回家，刚从呼

和浩特一所大学毕业的孟和都要
经过那两个露天大矿坑。即便是
在家，他有时也会专门跑到露天矿
坑那里看看，拍些照片或视频。

露天矿坑就位于乌拉山北麓，
在乌拉山镇东约30公里处，位于公
沙公路南侧。从矿坑往东再行约3
公里，是孟和的家。孟和说，在他
的印象里，这两个矿坑在2013年前
后就开始出现了，当时还没有这么
大，后来露天开采范围越来越大，
到2018年前后，已形成现在这种规
模。

两个露天矿坑一南一北，相距
数百米远。南侧露天矿坑更大，矿
名“阿力奔公忽洞矿区铁矿”，采矿
人为乌拉特前旗生金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称“生金矿业”），矿区
面积为1.0395平方公里。

得到的资料显示，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指其问题为“未按照
规范进行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
重，生态修复难度极大”，该露天矿
坑破坏草原面积1571.4亩。

北侧矿坑矿名“阿力奔公忽洞
铁矿”，面积要比南侧矿坑小很多，
仍有 350多亩大，采矿权人为内蒙
古华拓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拓矿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指其问题：未按照规范进行
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重，生态
修复难度极大；2016年 7月，该公
司违法对矿产资源越界开采，被当
地有关部门查处，但该公司无视整
改要求，越界开采问题反而愈演愈
烈，2018年 2月再次被当地有关部
门查处时，开采面积已从25亩扩大
到了271亩，超出许可开采面积3.3
倍；截至督察时，越界采坑深度已
达 97米，该公司不仅未进行整改，
开展生态修复，还在申请继续深度
探矿，企业继续开采。北侧铁矿破
坏草原面积达242亩。

周边村民都知道，这两个露天
大矿坑，都是华拓矿业采矿造成。
在乌拉特前旗采访期间，多位受访
者一再提及华拓矿业。华拓矿业
被指是目前乌拉特前旗所有铁矿
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特别是它对其
他矿业的吞并，令人印象深刻。

得到的资料显示，华拓矿业于
2013年 4月在乌拉特前旗注册成

立。2013年 11月，巴彦淖尔市政
府和乌拉特前旗政府与华拓矿业
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商定由华
拓矿业对乌拉特前旗境内的部分
企业进行收购整合，并开展后续项
目投资。随后，华拓矿业在控股企
联矿业、生金矿业、芙蓉矿业基础
上，2013年对聚德成实业公司进行
资源产能整合，2018年又对金达辉
矿产、华融矿业、华耀矿业进行资
源产能整合，2021年对宏鼎矿业进
行资源产能整合。目前，华拓矿业
名下共有 9家公司，8个采矿权，4
个探矿权。

前述两个露天大矿坑中北侧
那个，亦即“阿力奔公忽洞铁矿”，
其开采方式本是地下开采，亦即

“洞采”。了解到，该矿采矿许可证
首次办理时间是在2006年4月，原
生金矿业进行开采时，采用的是竖
井开拓运输方案，2012年，华拓矿
业控股该矿后，进行地质详查后，
决定由地下开采转为露天开采，之
后，该矿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
自改变采矿方式，开始实施露天采
剥工程，至2014年10月底，矿区已
形成超越批准矿区范围的大的露
天采场。2015年 8月，经内蒙古自
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该矿开采方
式变更为露天开采。随后逐渐形
成目前的露天矿坑。

而在华拓矿业的这两个露天
矿坑之外，乌拉山北麓的铁矿多采
用露天开采方式，荒漠草原中的处
处矿坑与剥离的山体触目惊心。
本次环保督察发现，乌拉特前旗共
有在期矿山85家，其中露天矿山即
有 45家。督察组除了指出前述两
个露天铁矿问题外，还指出了温图
铁矿、德尔斯台沟矿区铁矿、万岭
沟北铁矿、大佘太牧场大西沟硅石
矿等多家工矿企业破坏草原生态
环境问题。其中，德尔斯台沟矿区
铁矿采矿权人为已经华拓矿业资
源产能整合后的华融矿业，该铁矿
破坏草原面积达920.9亩。

在乌拉特前旗铁矿等违法违
规开采破坏生态问题被中央环保
督察通报的当日，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赶
赴乌拉特现场检查督办整改工
作。石泰峰首先到达的，就是华拓
矿业的阿力奔公忽洞矿坑。

失控
曾经在乌拉特前旗做过铁粉

生意的刘智的记忆里，乌拉山北麓
发现铁矿，是在 21世纪初那几年。

“大概是在2003年到2005年，听说
这里有铁矿石了，一群群的人就上
山去找铁矿石，他们找矿的方式很
简单，就是背着吸铁石，吸铁石一
吸，就是找到铁矿了。”刘智回忆。

据当地退休工人张明河回忆，
乌拉山北麓开始开采铁矿，是从
2005年开始的。“那几年，包括生金
矿业、芙蓉矿业，一下子出现几十
家公司，凡是想挖的，哪怕只有一
台挖掘机，也可以成为一个公司。
同时，乌拉山的北坡，到处都是选
厂，大部分都没办证。到2018年前
后进行整顿，那些没证的选厂，才
被关停了。”张明河回忆，“2007、
2008那几年，铁矿石价格很高，乌
拉山都轰动了。”

经过整顿后的乌拉山北麓的
铁矿企业，在采矿之外，也多各有
自己的选厂。据刘智介绍，铁矿石
开采出来拉到选厂，磨成铁粉后，
再卖给其他地区的铁厂炼铁。乌
拉特前旗的铁粉，主要是卖给内蒙
古包头、乌海以及宁夏石嘴山、河
北唐山等地铁厂。多年前，作为贸
易商的刘智就曾从乌拉特前旗倒
卖铁粉到乌海。“这里的铁矿石品
相不错，我拉的铁粉，都是高品位
的。”刘智说。

尽管私采乱盗的现象已销声
匿迹，但乌拉山北麓的环境破坏问
题，自铁矿被发现之日起延续至今。

4月 12日，从乌拉特前旗最东
端与包头接壤的海流斯太乘车出
发，沿乌拉山北麓颠簸的矿道或草

牧场小道一路往西，到华拓矿业的
两个露天大矿坑止，行程约 30公
里。一路上，共见到包括中正矿
业、秉新矿业、新盛达矿业、金达辉
矿业、华融矿业在内的五六家散布
在乌拉山北麓的铁矿公司的采矿
点及其选厂。4月的草原尚未泛
绿，采矿对环境的破坏更是让草原
没有了一丝青意。一路上但见处
处是采矿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矿坑，
有的采矿点对山体的直接剥离更
是触目惊心。

同样触目惊心的是散布在草
原上的一座座巨型“尾砂库”。当
地人也把它称作“尾矿库”。尾砂
即是选厂磨选铁粉后剩下的废料，
包括泥土、碎石、沙子及其他不明
成分废料。从海流斯太往西约 30
公里的乌拉山北麓草原荒漠上，每
隔几公里就有一座尾砂库，它们近
的相距两三公里，远的相距四五公
里。这些尾砂库都体量庞大，一般
周长在两公里以上，矮的高十米以
上，有的高数十米。它们有的进行
了加固处理，有的则处于裸露状
态，风吹即沙尘飞扬。

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督察通报
也提到了乌拉山北麓的尾砂库。
督察发现，乌拉特前旗共有在期矿
山85家，其中露天矿山45家，露天
开采集中区域在荒漠草原中形成
一座座“天坑”和尾矿废渣堆积的

“山丘”，采坑、排土场、尾矿库等违
法侵占草原。

资料显示，乌拉特前旗位于贺
兰山与阴山之间的季风通道，属乌
梁素海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阻止库布齐沙漠向北侵
蚀的重要屏障。属阴山支脉的乌
拉山山脉和东北部荒漠草原等重
要生态敏感区域年降水量不足100
毫米，生态本就极其脆弱。而乌拉
尔山北麓无序的铁矿开采和堆积
如山的座座尾砂库对环境造成了
极大破坏。

一位当地人士这样描述这种
破坏：“乌拉山的一些山头被削了，
草原被破坏了，除了那些矿坑，尾
渣是粉末状的东西，一起风就尘土
飞扬，这把大面积的草场都破坏
了，不能长草，很多牧民都把牲口
转运到外地，租别人的草片来放
养。另外，选厂要用大量的水，废
水下渗，把地下水也污染了。”

有“塞外明珠”之誉的乌梁素
海就在公沙公路北侧，与这些铁矿
相距不远。乌梁素海是全球范围
内干旱草原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
的大型多功能湖泊，2002年正式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前述当地
人士说，堆积在乌拉山北麓的尾
砂，下雨时，有的会随着一条几千
年前形成的河流流入乌梁素海。

乌拉山北麓铁矿破坏生态环
境的问题早就引起过内蒙古有关
方面的注意。2018年 7月发表在
《内蒙古人大》上的一篇《关于乌拉
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环境综合整
治和生态修复情况的调研报告》直
指，由于过去过分追求GDP增长速
度，管理松散粗放，再加上该区域
零星分散铁矿体比较多，乌拉山北
麓的矿产资源无序开采、工矿企业

“小散乱”等问题非常突出。该调
研报告披露，这当中的绝大多数采
选企业未实施环境治理恢复工程，
采富弃贫、采大弃小、采易弃难以
及私挖盗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尾矿、渣堆及废弃矿坑体量最
高时达到24841万平方米。

乌拉特前旗一位政界人士说，
这些年，他曾多次陪人到乌拉山北
麓调研，“大家看了，都唉声叹气，
说这个地方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

督察
自3月25日起，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内蒙古一个
月。这是内蒙古面对的第三次中
央级别的生态环保督察。第一次
是在2016年夏，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内蒙古进行了环保督

察。第二次是在2018年夏，中央第
二环境督察组对内蒙古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开展“回
头看”，并针对草原生态环境问题
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同年 10月，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向内
蒙古自治区移交6个方面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随后，内蒙古
115名责任人被追责问责。

“近几年，内蒙古积极响应国
家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但积重难
返，”内蒙古一位相关研究人士说，

“因为内蒙古几乎所有产业都跟资
源有关，依赖资源。在环保方面，
它是一个特殊地区。”

乌拉特前旗所在的巴彦淖尔
市共辖 1个市辖区、2个县与 4个
旗。据当地政界人士介绍，由于矿
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乌拉特前
旗在巴彦淖尔的这些旗县中经济
相对发达，其总人口 34.3 万人，
2019、2020、2021年三年的财政收
入分别是 7亿多元、7亿多元、8亿
多元，而矿产开采与加工占了其财
政收入的1/4以上。该政界人士介
绍，就矿区生态问题，2018年，由旗
财政出资 8000万，做过修复，但修
复的质量不高，达不到国家标准。

“当时我们就算过一笔账，比如全
旗矿山累计纳税38个亿，但修复它
们的烂摊子，得花100个亿。”

这次乌拉山北麓铁矿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
组曝光，了解到，与当地人士的举
报直接相关。从2013年起，就有周
边村民对铁矿的非法占地、非法开
采问题进行举报，被举报的对象是
华拓矿业。2020年8月，11名此前
曾举报与抵制华拓矿业的村民被
刑拘，当年9月取保候审，2021年4
月，该11人中的8人以涉嫌寻衅滋
事被逮捕，另 3人被取保候审。目
前被逮捕的8人中除1人因病取保
候审外，其他人仍被关押于乌拉特
前旗看守所。其中一位村民的家
属说，该案已移交法院，因疫情中
止审理，尚未开庭。

就在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正式进驻内蒙古前夕，有举
报人联系到督察组反映草原遭铁
矿破坏问题。督察组派出暗访组
赴当地进行了调查取证，之后督察
组正式入驻乌拉特前旗，草原生态
环境遭破坏等问题被曝光。

一位举报人说，当地有关部门
对华拓矿业的非法采矿问题一直
是采取保护与纵容的态度。2021
年11月，乌拉特前旗林业和草原局
在打击破坏草原和林地专项行动
时发现华拓矿业尾矿库非法占用
386.5亩草原案件线索，把案件移
交乌拉特前旗公安局，该局于当年
11月 26日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对华拓矿业立案侦查。有村民
将华拓矿业阿力奔公忽洞铁矿非
法占用 242亩草原、挖了约 100米
深采矿坑的案件举报至内蒙古自
治区公安厅，该案转至乌拉特前旗
公安局，该局将该案线索与前述案
件并案侦查。这两个案件都被查
明属实。2022年 2月，该案被移送
至乌拉特前旗检察院。检察院于
2022年3月9日对华拓矿业法人王
国锡、直接责任人王志刚、赵桥波
作出不起诉决定，理由是：华拓矿
业已主动缴纳了 27万余元的行政
罚款，“根据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

‘林草专项治理’相关文件精神和
乌拉特前旗旗委政府‘林草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精神，考虑
到当前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新形
势和保护民营企业，以及少捕、慎
诉、慎押的司法理念。”

在举报人看来，华拓矿业的前
述行为已违反《草原法》，对于此类
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当地有关部
门采取的方式一直都是“以罚代
法”“以罚代刑”，罚款了事。举报
人提供给的一份统计表显示，从
2011年至 2020年，当地有关部门
至少对包括企联矿业、芙蓉矿业、
生金矿业等在内的多家华拓公司
名下矿业公司的非法占地、越界开

采、无证开采、以采代探等 36宗违
法行为进行过罚款。

举报人说，这些情况，他们也
都已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

整治
4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乌
拉特前旗检查督办过程中指出，乌
拉特前旗矿山开采长期无序发展、
乱象丛生，违法侵占草原面积之
大、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问题之突
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之严
重，令人触目惊心。这种不顾生态
环境承载能力野蛮开发矿产资源
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污
染了区域环境，带来了大量安全隐
患，教训极为深刻。对导致问题发
生的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背
后是否存在利益链、关系网和黑恶
势力，必须深挖彻查、坚决惩处。

4月 8日，消息传出，巴彦淖尔
市自然资源局总规划师刘宽、乌拉
特前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那木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此外，
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发布消息，涉嫌
非法采矿的华拓矿业阿力奔公忽
洞铁矿矿长赵某某、副矿长张某
某，聚德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温图
铁矿法人王某某被刑拘，对耀辉矿
业大西沟硅石矿负责人范某某依
法取保候审，对涉嫌违法占用草原
的安某某和长盛矿业实际控制人
郝某刑拘。

乌拉特前旗一位政界人士说，
华拓矿业阿力奔公忽洞铁矿矿长
曾胸有成竹地说，对于修复这个大
矿坑，他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等下
了雨，可以成为水库、储水池。“但
是，我们这里的年降水量不到 100
毫升，哪有那么多的水形成水库，”
该政界人士说，“这个矿长很快就
被刑拘了。”

该阿力奔公忽洞铁矿，早在
2020年 11月，因为要申请深部探
矿，已自行停产。其问题被督察组
曝光后，乌拉特前旗有关部门已向
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提请吊销
其采矿许可证。

自多个信源处得知，4月 11日
晨，乌拉特前旗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基平自旗政府大楼七楼办公室跳
楼身亡。刘基平生于1964年，在担
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他是旗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还曾担任过多
年的矿山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据
当地政界人士介绍，在铁矿开采破
坏草原生态等问题被曝光后，当地
成立了由自治区纪委监委、巴彦淖
尔市纪委监委、乌拉特前旗纪委监
委组成的专案组。在刘基平跳楼
前一天，在一个会议上，乌拉特前
旗旗委书记曾说，在座的如果和矿
山有关系，尽快投案自首。巴彦淖
尔市纪委监委也已找刘基平谈过
话，宣布他被留置，但因为刘仍是
矿山修复领导小组组长，让他随叫
随到，不能离开乌拉特前旗。

“在矿山最乱的那些年，刘基
平是旗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该政
界人士说，“他应该是太紧张了。”

4月 16日，据官方披露，巴彦
淖尔市政协原正处级干部张喜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张喜民生于1958年，
是巴彦淖尔市辖下五原县人，2005
年至 2008年任乌拉特前旗旗委副
书记、旗长，之后在乌拉特前旗任
旗委书记至2011年，离开乌拉特前
旗后，张喜民任巴彦淖尔市政协副
主席，2015年 3月因违纪违法降为
巴彦淖尔市政协办公厅正处级干
部，2018年12月退休。

在铁矿开采破坏草原生态等
问题被曝光后，乌拉特前旗迅速组
织生态修复工作，一位政界人士介
绍，该修复工作共分东、西、南、北
和另外一处共五个片区进行，其中
西片范围是乌拉山北麓东西长 20
多公里的区域，也是遭破坏最严重
的地方。只西片一个片区，就由28
个包联单位组成，每个单位分包一
定范围。

（感谢张磊对本文采访的帮
助；文中美云、孟和、张明河为化名）

被掠夺的乌拉山：失控的铁矿


